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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老照片

铁打的小开河
济阳县垛石桥镇小开河村，在硝烟弥漫的革命

战争年代，素以“铁打的小开河”而闻名。这个提
法，最初由于小开河人民的顽强斗争精神和森严壁
垒的御敌能力，而出自敌人之口。后来小开河村逐
步成为我县的“保垒村”，五区联防的“中心村”，参
战支前的“基地村”，因此这个名字为人民所传颂得
更响亮了。

背景
一九四二年，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的第六个年头，小开河人民在日寇铁蹄的蹂躏
下，遭受着兵、匪、官、绅的多方压榨，处在水深火热
之中。全村一百户，四百多口人，按“银头”算四十
四两。人们说小开河有四多：抽烟面（吸毒）的多
（有九十多人吸毒），扛活的多（四十多人），下关东
的多（被鬼子招去当劳工的30多人），赌博的多，而
烟毒更是把小开河人推进了火坑。村民李民坚，在
济南日本洋行专与日本人勾结贩毒。这条祸根逐
步扎向了小开河村，贩毒、吸毒者日渐增多。富裕
户吸上毒，卖地卖房日趋破产（后来小开河人卖地，
本村无人要了，托人到外村去卖）：穷苦人家吸上
毒，只好要饭讨生，卖儿、卖女。无钱吸毒、赌博的，
就学偷盗，牵牛、背包袱，好汉子也学坏了。李明
森、王长秀等人到济南乞讨，披了“麻袋片”；李广烈
因抽烟面不干正经事，一家三口被弟弟活活砸死
了。加之垛石伪区公所的杜春成、陈少孔（摧款员）
经常带区丁下乡拉丁抓夫，摧款逼粮，横行乡里，伪
村干部更是狗仗人势，无恶不作。农民李长然的儿
子李明章被派去看黄河大堤，挣了10块银元，伪村
长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李明章说了几句气话，得罪
了伪村长。伪村长便叫来了白会团（杨春鹤）的人，
在洼子集上抓走李长然，百般折磨几乎致死，后托
人救出。那世道，虎狼横行，好人受气。人们有几
句顺口流叫做“当区长的品高官，当乡长的坐吃赠
穿，当村长的面子大烟，当闾长的孙跑孙贴，老百姓
叫苦连天。”

播火
一九四二年古历腊月的一天下午，太阳红染

西山，寒风刺骨，行人渐少。八路军北上抗日的
工作队干部韩凤会、马贤居来到了小开河村，（扮
成要饭的样），找到了贫苦农民李光州、李光全、
李光松三人，亲密地谈了一夜。次日凌晨，离开
小开河不知去向了。

一九四三年古历四月，韩凤会、马贤居二同
志先后秘密来小开河村三次，单线发展了积极分
子李光松、李光州、李光全、李乃贞、李乃仁、李继
奎六人为中共预备党员。当时是秘密活动，单线
联系，口头宣布的。并约定：上不传父母，下不传
妻子儿女。自此，地下党在小开河村播下了革命
的火种。

扎根
一九四三年四月（古历）的一天夜晚，天黑得伸

手不见五指，。突然，马贤居、韩凤会两同志领着

“五二0”首长，悄悄进村来了。夜里，开会正式宣
布吸收李光松、李乃仁等上述六人为中共党员，并
举行了入党仪式。着重研究了工作重点：团结贫苦
兄弟，暗暗抗粮抗捐。

一九四三年秋天，五二0首长又带领马贤居、
韩凤会、周洪福、杨文祥、张吉玉、刘兆明一行七
人来小开河。在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掩护下，在李
乃仁的南院子里开挖地洞。全体同志夜里分工
站岗，轮流挖土。扛活的王吉海（后入党）每天早
起，将土运进牲口棚，打扫得干干净净，不露行
迹。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干了十天，地洞挖好
了。后来运来了若干图书、文件、印刷工具。从
此，济阳县的地下印刷、图书、档案文件室便在这
里安了家。管理员张吉玉、杨文祥、组长周洪福
干劲可大啦，他们每天彻夜工作，把一卷卷印好
的文件转送到革命需要的地方去。自天就睡在

扛活的王吉海的牛棚里。
地下党的积极活动，在村里的影响越来越大，村

里的骨干力量一天天壮大起来。一九四四年春，先
后又有青年李乃奎、李乃河、王长秀、李明西、李乃
章、王吉河、李乃禄七人入了党。开始了扛粮抗捐，
孤立伪村权的斗争，方式仍是暗地进行，夜里开会时
叫“夜嘀咕会”。麦后，组织起“青苗会”，会长李乃
仁，指导员李光松，下有十多名骨干。名义上是看
坡，实际上是保卫上级来的干部。这时我八路军区
队十来人，区长李少侠、区队长张干夜里有时也常
来。后来马贤居同志带来了两支大枪、一支折枪，五
十多发子弹、十几个手榴弹，武装了“青苗会”。

抗粮抗捐的越来越多。伪村长李光信与亲信
李光才觉得日子不好过了，就到伪区公所打黑报
告。催款员杜春成便亲自出马来村上到我积极
分子门上逼款。这次李乃仁的父亲李光怀因抗
款不交被活活打死。这一来，更激起了全村义
愤。党员、干部、积极分子经过串联，给贫农李光
训撑腰。李光怀的兄弟们，公开找伪村长算账。
这样便拉开了公开斗争的序幕。革命。在小开
河村扎了根。

第一次战斗
一九四四年古历八月，伪村长李光信和亲信李

光才，因村上人和他算账，暗地里勾结垛石据点的
鬼子、二鬼子要到村上来镇压，并一心要把我积极
分子带走。八月的一天早饭后，民兵（原“青苗会”
已改称民兵，并扩大了人数）岗哨报告，村外来了敌
人。全体民兵紧急集合，敌人估计有50多人，当时
考虑敌强我弱，民兵初次应战，不能硬打硬拼，便放
了几枪，连同群众撤往小杨家方向。在村南正好遇
上我区队长杨明轩、戈茂成率10几名同志要来村
上。一碰上战斗，立即合兵一处，凭借村南沟洼地
势组织反击。敌人一听枪声不小，估计碰上我区
队，没敢久打就逃跑了。我方趁势追击，一气把敌
人追过村北支家桥。这次战斗时间较短，敌我双方
均无伤亡，但伪村长李光信企图借鬼子、二鬼子的
屠刀镇压革命力量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待 续）

（据《济阳文史资料》）

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升上来了，就在村头那棵大柳
叶树的杈上杈着，细细弱弱的，一张小脸像是刚从沙里
扒出来的样子，闪着朦朦的土黄色。

差不多已经僵直了的老六，隐约觉得肩上像是被
什么东西砸了一下，他下意识地回转过头。突然，老六
觉得全身像是触了电般“嗖”地一下从头顶冷到了脚后
跟。模糊不清的月色中，身边这个白衣白衫的人，不正
是死去了十几年的老河吗？矮矮的个子，微驼的背，连
头顶上那撮“少年白”也依稀可见。老六在转头的一刹
那，见那双圆圆的眼睛里火一样的东西朝他 喷过来，他
感到了五脏六腑一阵彻骨的灼痛。只一瞬，他看见老
河伸展开双臂，蝴蝶一样轻轻飘了起来，然后无声无息
地朝着月亮飞过去，只一眨眼的工夫，他便飞得无影无
踪。拍拍胀痛僵硬的脑袋，再揉揉罩了浓雾般的双
眼。月亮上面的那个影子，萤火般明明灭灭时隐时
现。任老六怎样努力，也无法真实地捕捉到那个影子。

老六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那小院的。回到家，
他躺在床上三天没起来。

身体稍好些的老六，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得去求老
棒。虽然上次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可除去他，秋兰
还能听谁的呢？

待老六急慌慌穿过河滩爬上大堤来到老棒的小屋
门前时，一把大锁，让他的计划泡了汤。在紧闭的门前

呆立片刻，他正想往回走，脚边门缝里的一点熟悉的红
色吸引住了他的视线，蹲下身子望过去，门里的地上，
并排躺着两袋长寿糕。很显然，是从推开的门缝中塞
过去的，其中一袋的角上，“糕”字翘了起来。

秋兰心中存着
的，依然是老棒！
她看不上我，一直
都看不上我！

可是，老棒心
里存着的，是他失
踪多年的媳妇啊！

老棒媳妇的娘家在滩外的镇上。
那年，过完了大年，人们的头等大事依然是闹鼓子

秧歌。苇子圈的鼓子秧歌，在这一带是很有名气 的，年
前，各村就早把请帖送了来。从正月初二到十六，他们
每天要串两三个村子，每到一处，鞭炮声、锣鼓声便响
成一片。

老棒的媳妇就是在看了苇子圈的鼓子秧歌之后，
被头伞老棒给迷住的。当时，她家里人嫌老棒家穷，死
活不同意。她不吃不喝、寻死觅活，非老棒不嫁。后
来，她娘终于动了心并试着去说服她爹，可无论咋劝，
她爹只有一句话：想嫁给滩里那个穷鬼，行，到死都不
要再登这个家的门。

娘的泪水，铺就了女儿通往滩里的路，却终究没能
感化她的爹。最后，她终于不顾一切地嫁到了滩里，嫁
给了不知迷倒了多少姑娘的冷面头伞老棒。

日子久了，她才知道老棒除去领伞之外的另一面，
那就是犟得不近情
理。比如种白菜，
别人都说傍黑天栽
白菜肯活，他非要
说应该早晨起来
栽。如果是别人说
他，他会一拧头说

一句：“这么着准行！”便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如果是老
婆说一句“自古都是傍天黑栽白菜”，他准会铁青着脸扇
过来一巴掌。开始，老婆忍着不敢哭，只躲到没人的地
方悄悄流泪。后来，那小蒲扇样的大手越扇越顺当，有
事没事便扇过来。比如老婆熬的粥太稀或太稠，咸菜切
得太粗或太细等等，他都会先把碗连同碗里的东西毫不
犹豫地扔到门外边，然后再在老婆的脸上重重地补上一
巴掌。拿他的话来说就是，女人是男人胯下的马，你骑
着打着她才听话。对女人，万万娇惯不得。

那年春末，发大水，庄稼都淹了。老棒守在堤上，
三天三夜没回家，刚生完芳草不久的老棒媳妇去给他
送饭。当时，他正趴在堤上耳朵贴着地面各处听着动

静。在这方面，他也是高手。那年发大水，他就是这样
耳朵贴着堤面一段段仔细听，结果凭细微的声响，他找
到了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蚁洞，从而避免了一场灾
难。为这，上级曾奖给他一张奖状，那镜框一直挂在他
的小屋里，为那间守堤人的小屋添了不少亮色。当芳
草娘送完饭过了一段时间又来收碗筷时 ，见饭还没动，
她便走到他跟前说：“饭菜都凉了，等吃完饭再听不行
吗？”老棒从地上跳了起来，一步跨到老婆跟前，不由分
说照着那张削瘦的脸就是两巴掌，“娘的，用你瞎管！
我饿了还不知道吃饭！”芳草的娘同以往一样一声没
吭，用手捂着发烫的脸，流着泪下了堤。

从那以后，老棒再也没见到自己的老婆，刚出生还
不到两个月的芳草，也就成了个没娘的孩子。

在当时，芳草娘的突然失踪，曾经是这一带一个很
轰动的话题。她走得很平淡，没有任何迹 象。秋兰在
她走的那天上午还见过她，但她什么话也没说。

那时，正有一个鸭贩子住在村里，所以后来有说芳
草娘是跳河死了的，也有说她是跟那鸭贩子跑了的。
到底是怎样，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老婆失踪后，老棒更加不回家。芳草已由秋兰代
养，儿子土豆跟他住在那间守堤人的小屋里。直到孩
子们大了些，那个早已变得破败不堪的家，才又迎来了
它的旧主人。 （三十八）

徐树爱、朱宝慧、郑彬彬
田邦利、陈总功、晓 宇
孙明杰、宋修银、李 兵
刘锡生、杨 艳、魏尊泉
石兴会、姜娜娜、孙云峻
冉庆亮、朱岳新、石学庆
尹志燕、马训新、曲海霞
孙延玉、杜秀香、张 玲
肖凤英、杜芳、赵吉山

获奖人员将被邀参
加医院十月份举行的七十
周年院庆晚会并举行现场
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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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区人民
医院建院
七十周年

投稿人员名单女儿滩女儿滩
鞠鞠 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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